获奖案例

丢失了钥匙的男孩

鼓楼区琅琊路小学 梁俊杰

新接手一个新的班级，看到他们乖乖的模样，心里一阵高兴。开学的自我介绍进行得十分顺利，由于我对每一个孩子都加以一到两句的褒奖，被夸奖的孩子不禁喜笑颜开。（背景）
到了统计在校就餐人数的时候了，我请所有需要在校就餐的同学起立，孩子们很配合，于是我又请他们报一下自己的名字，以便记录。“王天、沈宁……”孩子们报过自己的名字，又依次坐下，整个教室里井然有序。

“夏文……”我正在寻找这个名字的时候，教室里却一下子喧哗起来了。（冲突）
“发生了什么事?”我很诧异。抬头一看，班上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正“横眉冷对”着刚报完名字的夏文，胆子大些的甚至指着他说：“你不许在学校就餐!”“我们不要你在学校就餐!”此时的夏文愣愣地看着大家，又看了看我。其他孩子仍然沉浸在他们的义愤填膺当中，并没有人注意到我正在悄悄地关注这一切。

我没有说话，我看见夏文傻傻地站着，说不上可怜，也说不上孤立无援。因为他的眼中似乎并没有想要求援。

我仔细观察他：圆圆的脑袋上渗出密密的汗珠，时不时拿小手一抹，胖胖的身体晃来晃去，一双小眼睛总是在骨碌骨碌地转———看得出来，平时很可能是个淘气的孩子。（细节描写）

看来，我得为这场争执喊声暂停了，因为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让孩子们对夏文如此不满。

“你想在学校就餐，是吗?”我轻声问道，“是的，因为……因为我家住得远，我婆婆又没空来接我。”他笑眯眯地回答我，丝毫看不出同学的反应跟他有关。我点点头。

“你们认为有问题吗?”我转身问其他同学。“当然有!”“他不能在学校吃饭!”“……”教室里又一次喧闹起来，我不得不再次组织教学。

“我可以知道原因吗?”我询问道。话音刚落，眼前的情景让我又一次惊讶———全班除夏文以外的同学几乎都把自己的手高高地举了起来。（对学生个人情况的调查了解）
在我的询问之下，我终于了解到一系列关于这个孩子表现的相关情况：他几乎欺负过全班每一位同学，尤其是女生受害更多；他拿过十位左右同学的东西，这些东西最终多以“死无全尸”而告终；他曾经把吃下的饭又吐出来放到同学面前，看到同学恶心难受的样子，他哈哈大笑；他也曾在课堂上捣乱，搅得大家不得安宁……

听着孩子们一条又一条“控诉”，我被震惊了。我的震惊不是因为他的顽劣，他们的话只不过证实了我的猜想而已；我的震惊来源于孩子们的“团结”———他们正在团结一心地把一个原属于集体的成员往外拒绝、再拒绝。（思考和议论）

而夏文如同一个丢失了钥匙的孩子———回家，走进家门已经成为一种奢望。因为家里没有丝毫的温暖、期盼，有的只是斥责、敌视。
（点题）

我感到心痛。但是，我更深深知道，此时此刻，如果我利用教师的权威作出任何决定———让他留下或是不留下，势必会伤害到其中一方。我想留下他，但必须在大家同意的情况下，否则，即使夏文进了“家门”，却仍然是个过客。我决定冷处理一下。（

于是，我请他坐下，开始继续登记其他孩子的名字。

前任班主任老师告诉我，夏文的家庭情况很特殊：孩子入学前，父母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了。孩子随母亲跟外公外婆一起住。外公外婆十分宠溺孩子，平时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不够重视，当孩子和其他孩子发生矛盾时，不管情况如何就一味指责其他孩子，并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对教师处理的不满意。二年级时，父母复婚。但两家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分歧较大，父亲比较严格，在公司有一定地位，因而在自身和孩子身上表现出优越感。平时对孩子的教育不系统，要么不管，要么狠狠揍一顿。（家庭背景的调查）

我决定先和夏文谈谈。

我先问了他一些关于开学新体验的问题，他的眼中没有半点对陌生人的戒备。交谈中，我发现他和其他孩子确实有不同之处：和我说话时，没有一分钟能安静地交流，而是不停地抓耳挠腮，表情极其丰富。（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突出该生行为特征）
我就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和他交换了意见，他向我表达了想在学校就餐的意愿。

“可是，同学们对于你在校就餐都感到害怕呢!”我没有说“讨厌”，而是用了“害怕”。

他一愣，说：“我不打他们。”

“你打过他们吗?”

“打过。不过又不是很重。”

“那么如果你吃饭时，又把饭吐出来，放在我面前，我也会受不了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哎呀!”他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我不会啦!那时小，不懂事。”

听他小大人一样的话，我忍不住想笑：“这么说来，现在是长大了?”

“嗯，再说那次的菜我实在不想吃，才吐出来的。”

“噢。”听了这话，我有点高兴，看来他并不是真的想捣乱，只是缺乏沟通而已。

最后，我很认真地对他说：“你的老师很相信你，也很愿意留下你，每天和你共进午餐。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你必须要让大家信任你才行。你愿意努力吗?”（给以信任）

“啊?!”他似乎有点失望，又有点不知所措。

“放心!”我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都会帮助你的。”

他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晨会课上，我对大家说，夏文有话想对大家说。

他迟疑着站起来，说：“我想留在学校就餐，我以后不打你们了。也不做恶心的事了。”我赞许地朝他点了点头。

我看到大家一副不信任夏文的样子。这也难怪，一下子要扭转他在大家心中的形象还真是不容易。

“所以，请大家放心，老师要尊重每一个小朋友的选择；也同时会保障每一个小朋友在校就餐期间应当享有的一切权利。我保证!”说着，我举起了自己的手：“我同意给夏文一个机会。”

一个、两个，小手渐渐多了起来。夏文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但我知道，这仅仅是孩子们出于对我的信任罢了。之后，我找到夏文，告诉他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应当在学校享受同等的待遇。———

“就像我们大家都有选择是否在校就餐的权利，也有在校安全、愉快就餐，不受他人打扰的权利，对吗?”我接着说。

听了这话，他点了点头。

之后，我跟夏文约定：

1.中午就餐必须依照规定来做；

2.实在不喜欢的饭菜可以告诉老师，适当少吃一点，但不能浪费；

3.每天中午为同学服务一次，送餐具。

几周后，我得知他和其他孩子们快乐地游戏时，我知道：他找到回家的钥匙了。我真为他高兴。

反思这件事时，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由于这个孩子太过调皮，经常在学校惹是生非，受到老师的批评不少，所以对上学也没有什么兴趣。同学也不喜欢他，平时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没人管，倒也落得自在。他的问题让我想到“孩子的问题往往是家庭的问题。”

于是，我告诉家长孩子最近有了进步，建议他们多和孩子交流，鼓励孩子多为集体做贡献；如方便的话，给孩子一本行为记录本，每天让孩子或老师记录一天中有代表性的实践，好人好事及时给予表扬和奖励；不好的表现要件件仔细分析，鼓励孩子要每天进步一点点。

同时，我建议家庭成员之间也能经常互相沟通，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时能够互相体谅，不要在孩子面前争执。给孩子创设一个和谐安全的家庭氛围。

之后，我和夏文每隔一周交谈一次，了解他的学习生活。他常常不是这有问题，就是那有问题，但每次都能饶有兴趣地和我探讨一下事件中他的内心活动。

在整个交往的过程中，我充分对夏文表示了同感，让他感受到我对他行为的接纳与理解，从而让他敞开心扉坦白地向我表达心向。他的家庭环境比较复杂，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孩子希望用自己的行为让父母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从而淡化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以维持家庭的稳定。另一方面，在学校里由于缺少优势，不容易引起老师注意，干脆做个“反面典型”。其实，这个孩子的生活中是因为缺少关注而在寻求关注。所以，一方面，我建议老师和家长能在正方向上“多关注他”；另一方面，在反方向上，减少对他的关注。

一个被集体抛弃的孩子，就如同一个丢失了钥匙的孩子，不帮助他重新找到回家的路，他就可能会流浪，和家里人越走越远，最后失去家，甚至破坏家。在班级的建设中，如果放弃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巨大的阻碍，阻碍集体健康向上地发展。

（扼要地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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